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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将以《白鲸》为分析对象，借助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理论中“空间并置”中异质文本的体现和作用、

“行动元空间”横向、纵向及闭合的分布，以及“幻象空间”中的象征意义，揭示麦尔维尔如何将捕鲸

船的物理航程转化为一部关于认知困境的精神寓言。在裴廓德号的甲板上，每一块船板的裂纹都是现代

性危机的裂缝，白鲸符号的空白性映照出人类在认知边界处的存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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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Moby-Dick as its object of analysis, this paper draws on Long Diyong’s theory of spatial nar-
ratology, focusing on the manifestation and function of heterogeneous texts in “spatial juxtaposi-
tion”, the horizontal, vertical, and enclosed distribution of “actantial space”, and the symbolic mean-
ings of “illusory space”. It aims to reveal how Melville transforms the physical voyage of a whaling 
ship into a spiritual allegory of cognitive predicament. On the deck of the Pequod, every crack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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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ks is a fissure of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while what is reflected in the eyes of the white whale 
is precisely the image of humanity’s eternal struggle between reason and madness, order and ch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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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后半叶“空间转向”以来，空间作为文学批评的核心范畴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时间性叙事分

析框架。然而，聚焦于《白鲸》的空间研究长期呈现出理论分散、方法单一的局限性。国外学界虽在权力

空间、海洋地理等维度积累了丰富成果，但缺乏系统性的叙事学框架整合；国内研究则受限于理论引介

的滞后性，尚未充分开掘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理论对经典文本的阐释潜力。本文以龙迪勇的“空间并置”

“行动元空间”与“幻象空间”三层分析框架为切入点，通过对《白鲸》中异质文本拼贴、船体空间结构

与白鲸符号增殖的系统考察，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实现方法论与阐释维度的双重突破。 
国外对《白鲸》的空间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路径：权力场域批评、地理诗学分析与符号学解构。切

萨雷·卡萨里诺(Cesare Casarino)将捕鲸船解读为福柯式“异托邦”，揭示了船体空间如何成为现代性权

力规训的微缩模型，这一研究为理解亚哈对船员的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其分析停留于宏观的社会批

判层面，未能深入文本内部的空间叙事机制[1]。赫斯特·布鲁姆(Hester Blum)专门考察了船体的垂直空

间——桅杆顶端的“乌鸦巢”作为全景监视点的视觉政治，这一视角启发了本文对桅杆–甲板–底舱三

层权力空间结构的分析，但赫斯特·布鲁姆的研究侧重于视觉文化批判，而未能将空间分层与权力异化

的动态过程相结合[2]。塞缪尔·奥特尔(Samuel Otter)开创性地分析了鲸类学章节的知识考古学意义，指

出麦尔维尔将科学分类话语与神秘主义叙事交织形成“认识论的空间竞技场”，这为本文探讨科学实证

与神秘叙事的空间并置提供了重要参照，然而研究聚焦于知识话语本身，未能将其纳入更广泛的空间叙

事学框架中进行结构性分析[3]。威廉·V·斯潘诺斯(William V. Spanos)从后现代视角将白鲸阐释为“不

可再现的真实”(Lacanian Real)，任何符号投射都遭到“白色”的吞噬，这一洞见为本文将白鲸定位为“空

白能指”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威廉·V·斯潘诺斯的分析停留在抽象的哲学思辨层面，缺乏对白鲸如何通

过空间机制解构符号系统的具体论证[4]。 
国内对《白鲸》的空间研究起步较晚且较为零散。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对白鲸象征意义的研究集中

于其“多义性”，张立新认为，麦尔维尔通过《白鲸》不仅揭露了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的神话，摧

毁了白色种族优越论形成的文化土壤，并对“白色”的内涵和象征性进行了重新建构[5]。更为关键的是，

对于小说结尾漩涡场景的研究，国内几乎完全空白，既未从空间湮灭的角度分析其叙事功能，也未揭示

其对线性时间叙事的颠覆意义。 

2. 空间并置与多声部叙事：异质文本的立体化拼贴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天生就具有地理属性。小说的世界是由方位、场地、场景边界、视角和

视野构成的。小说的人物处在形形色色的地方和空间之中，叙述人和读者亦然”[6]。《白鲸》讲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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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这个远离陆地的空间内，执意复仇的亚哈将个人意志强加于船上成员，最终将船和人领向夺人生命

的海洋之中。在叙述过程中，麦尔维尔并没有利用单一线索来讲述亚哈的复仇计划，而是在文本中并列

多个情节或象征，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体现全文主题。正如约瑟夫·弗兰克曾说：“并置是在文本中并

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

前后参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7]。空间叙事学界对并置结构的划分有多种类型：主题并置、意象并置、

线索并置、情节并置等。龙迪勇给出了并置叙事特定的定义：“因共同主题而把几条叙事线索联系在一

起类似于故事集一样的结构”[8]。并置叙事不同于传统的因果逻辑，它是对同一主题的深层探索。在对

各线条进行感性认知的同时也注重各线索间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为小说表现作品主题提供了新的方式。

《白鲸》在叙事中大量运用并置叙事这一技巧，构成了小说的基本冲突和叙事动力。龙迪勇在《空间叙

事学》中指出，空间并置是一种通过将不同空间场景或知识形态并置在同一叙事平面上，打破线性时间

顺序的叙事策略。这种并置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的层面上，还包括心理空间、文化空间和知识空间的并

置[8]。在多声部叙事中，空间并置使得异质文本得以立体化拼贴，形成复杂的叙事网络。在《白鲸》中，

麦尔维尔通过将科学实证与神秘叙事并置，构建了一个多声部的叙事空间。科学实证以理性、客观的知

识形态呈现，而神秘叙事则以感性、主观的方式表达。 
其中的并置又可归为科学实证与神秘叙事的空间对抗、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与全知视角的共时性并置、

光照空间与海洋空间并置隐喻人的认知局限。首先，小说中穿插了大量关于鲸类学的科学描述，例如鲸

的解剖结构、生活习性以及捕鲸行业的技术细节。这些内容以百科全书式的风格呈现，体现了 19 世纪科

学实证主义的影响。在第 32 章《鲸类学》中，叙述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鲸进行分类和描述，试图通过

理性知识揭示鲸的本质。然而，这种科学实证的叙事并未完全占据主导地位。麦尔维尔在科学描述中穿

插了主观的评论和质疑，例如叙述者对鲸类学分类的怀疑：“谁能说清鲸的真正本质？科学或许能描述

其外在特征，但无法触及它的灵魂”[9]。这种质疑暗示了科学实证的局限性，为神秘叙事的介入提供了

空间。与科学实证相对立的是白鲸莫比·迪克的神秘叙事。莫比·迪克不仅是一只普通的白鲸，更是一

种超自然的存在，象征着不可知的力量和命运。例如，在第 41 章《莫比·迪克》中，叙述者将白鲸描述

为“一种神秘的存在，超越了人类的认知范围”[9]。这种描述与科学实证的理性分析形成鲜明对比，凸

显了神秘叙事的感性特征。莫比·迪克的神秘性还体现在其与船长亚哈的关系中。亚哈将白鲸视为命运

的化身，他的复仇行动不仅是对白鲸的追捕，更是对人类认知局限的挑战。这种叙事将科学实证与神秘

主义的对抗推向高潮，揭示了人类在面对未知时的无力感。 
最后，龙迪勇强调，空间并置通过“异质文本的共时性排列”打破线性因果逻辑，形成意义的网络

化结构[5]。这种并置机制在《白鲸》中呈现为认知局限的结构性显影。科学实证与神秘叙事的空间对抗

不仅体现了知识形态的碰撞，也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空间并置通过将异质文本并置，叙事者试图

突破单一认知模式的限制。在《白鲸》中，科学实证与神秘叙事的并置正是这种认知局限的结构性呈现。

首先，这种并置反映了 19 世纪科学理性与宗教神秘主义的对立。科学实证试图通过理性知识揭示世界的

本质，而神秘叙事则强调感性和直觉的重要性。这种对立在小说中表现为叙事空间的对抗，使得读者在

阅读过程中不断切换认知模式，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其次，空间对抗强化了小说的主

题表达。莫比·迪克作为不可知力量的象征，既是科学实证的对象，也是神秘叙事的核心。这种双重身

份使得白鲸成为一个复杂的符号，既体现了人类对未知的探索，也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通过科学

实证与神秘叙事的对抗，麦尔维尔表达了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深刻反思。同时，鲸油灯的光明的有限性与

海洋象征的深渊的不可知性也反映了空间并置带来的认知局限。正如船舱内鲸鱼油灯的光照周围与海洋

的黑暗形成物理空间的对立，隐喻人类认知的边界。 
此外，叙述视角的不同构造了多维度空间，第一人称视角与全知俯瞰视角的并置构成两个并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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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空间，再一次引发混沌与秩序、个人命运与集体命运的进一步思考。在空间叙事学中，视角不仅决

定信息的选择与遮蔽，更构造了特定的空间认知模式：第一人称内视角将读者锁定于叙述者的身体所

在空间及其感知半径之内，形成碎片化的经验空间；而全知视角则通过超越任何单一空间位置的叙述，

构建出抽象化的象征空间。龙迪勇指出，“不同叙事视角对应着不同的空间感知方式”[8]，这意味着

视角转换并非单纯的叙事技巧，而是空间认知框架的切换。在《白鲸》中，以实玛利的第一人称视角将

读者置于裴廓德号的甲板、船舱等具体物理空间，其叙述受限于个体的时空在场；而全知视角则突破

这一限制，呈现出对航程宏观轨迹的预言、对亚哈内心的深层剖析。两种视角的共时并置，制造了空间

认知的双重性：读者既沉浸于以实玛利的经验空间，又被全知视角拉升至象征空间，这种空间认知的

撕裂正是并置叙事生成意义张力的核心机制。正如小说中开篇提到第一人称叙述者指出岸上没有让他

留恋的事情，迫于生计于是到海上闯荡。隐喻陆地上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全知视角构建了另一个抽

象的象征空间，小说第 3 章写道：“冬夜茫茫，‘裴廓德号’船头恶狠狠地劈开冰冷的浪花，驶入无边

无际的黑暗之中”[9]，暗示了命运的捉摸不定和难以违抗性。其次，全知视角还使用在形式空间的宏

观结构上。小说提到航程的闭环，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类永恒的追寻困境。两种视角的并置并不

是简单的排列，而是通过空间对抗生成第三重阐释维度。当以实玛利以“我”的有限视角描述捕鲸细

节，全知叙述者在小说中突然插入对裴廓德号“宿命性航行”的预言，两种视角的冲突迫使读者在心理

空间中自行缝合断裂，从而在对抗中催生出对“人性与命运”的深层哲思。正如龙迪勇指出，“主题–

并置叙事”的核心在于通过无因果关联的异质文本共时性排列，形成空间化的意义网络[8]。同时，两

种视角的共时在场创造了心理空间的“撕裂效应”：读者既沉浸于以实玛利的主观体验，又被全知视角

强行拉升至超验层面，这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阅读体验，暗含了龙迪勇所强调的“空间叙事

通过形式开放激发读者参与意义建构”的特征。除此之外，在并置的多个异质空间中，从中越能体现出

人类认知的局限。小说中的海洋深渊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当裴廓德号驶入抹香鲸常出没的深海水域，

垂直维度的深海代替水平的航行位置，成为主导性的空间形态。在第 117 章，“旗标杆笔直地插在死

鲸的喷水孔里。挂在杆顶的灯笼投下一道困惑、闪烁的亮光在它那黝黑光滑的背脊上，也远照到午夜

的波浪上。它们轻轻地冲洗大鲸巨大的身躯，就像浪花轻柔地拍击海滩一般”[9]。船舱内鲸油灯的光

照范围与海洋的黑暗形成物理空间的对立，隐喻人类认知的边界。两个空间的并置设计，巧妙地展示

了人的认知范围，就像鲸油灯所照射到的有限区域，而黑暗的海洋深渊，没有边际，无法一眼穷尽。鲸

油灯的光明有限性与深渊的不可知性从空间的角度反映出人的认知局限性，为故事后期的理性与疯狂、

人类的认知困境提供了线索。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指出，光与暗的空间对立构成了人类想象的原型结构。

他认为，阴暗潮湿的“地窖”始中唤起原始的恐惧，与明亮高耸的“阁楼”形成垂直的对抗[10]。在《白

鲸》中，船舱内鲸油灯的微弱光晕试图在无垠的海洋中划出一个“被照亮的理性圈”，但这种光明本身

即暴露了其脆弱性——正如巴什拉所言，“光明总是包含着对黑暗的记忆”[10]。麦尔维尔通过这一空间

并置，将 19 世纪科学启蒙的乐观主义置于深渊的凝视之下：鲸油灯燃烧的恰恰是从深海怪物体内榨取的

油脂，这种“以黑暗为燃料的光明”构成了一个自我消解的悖论。巴什拉强调正如房屋的“庇护所”赋予

人类存在的安全感[10]，但裴廓德号这一漂浮的木质容器却无法提供真正的庇护——船体的封闭性反而

加剧了船员的幽闭恐惧，而海洋的无限性则将人类抛入巴什拉所谓的“敞开空间的眩晕”。龙迪勇强调，

空间并置的核心在于“通过无因果关联的异质文本共时性排列，形成空间化的意义网络”[8]。这种并置

机制可被理解为认知局限的空间结构映射：正如空间结构学关注空间在连续变形下的不变性质，《白鲸》

中科学与神秘的并置揭示了无论人类采用理性或直觉中的何种认知模式，其认知边界的结构性限制始终

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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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动元空间的空间结构转换：亚哈的权力场域与心理畸变 

20 世纪以来，很多目光犀利的理论家其实都看到了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空间转向”问题。福柯在

《训诫与惩罚》中指出，权力并非自上而下的单向压迫，而是通过空间的微观布局，“渗透进身体的每

一个毛细血管”，形成“毛细管式的权力网络。”裴廓德号的船体结构正是这种权力的文学化呈现：福柯

认为监狱作为一个空间，通过这个建筑产生的空间达到了更强意义的监视作用，使用这种建筑物使得被

监视者处于可持续的监视下，受到权力的制约，为权力者提供使用权力的机会[1]。在《白鲸》中，从纵

向分层来看，桅杆、甲板和底舱三者构成了小说中的权力空间结构。小说中出现多次的桅杆瞭望台如同

全景敞视建筑中间的高瞭望塔，甲板作为裴廓德号为数不多的宽敞平台，亚哈在此多次向船员们传达务

必追捕上莫比·迪克的强硬命令，显示出亚哈在裴廓德号上至高的权力。亚哈通过占据桅杆制高点实施

视觉控制，将船员的精神空间压缩为单一维度的复仇工具。这种垂直空间结构，实则是物理空间压迫性

布局造成的心理畸变的具象投影。在与莫比·迪克交战的第一天，亚哈所下命令以生死为赌注，将船员

推向绝境。亚哈通过“别回来见我”的威胁，将个人权威凌驾于团队生存之上，凸显其人性异化为复仇

工具的过程。同时，甲板区域空间的不同划分暗示了亚哈船长对船员活动范围的限制和监视。小说中依

据船员的等级将裴廓德号划分为不同区域，船员可在船首的甲板处自由活动，而不能去船尾甲板处，为

禁止区，体现了亚哈对船员活动范围的限制和监视。监督还使得权力关系的运作转向内部运行，监督中

体现的自上而下的关系使得权力流向更加清晰。第 36 章中提到：“亚哈的假腿叩击甲板声，是全体船员

的神经节拍器”[9]。而底舱则是劳工们的炼狱，第 67 章中指出：“在这间昏蒙的屋子里，许多敏捷的手

不停地把那些长长的‘绒毡’卷起来，仿佛它是一团大蟒蛇。工作就这样进行下去：那两架复滑车同时

一起一落，大鲸和绞车则旋来旋去，管绞车的人唱个不停，鲸油房里的先生们在不断卷着鲸脂，大二三

副在剥皮，船身在用力气，大家偶尔咒骂一声，借以减轻一下紧张情绪。”充斥着油脂腥臭与绝望喘息

的底舱展现了劳工们在底舱中处理鲸脂的辛劳场景以及处于权力规训的底层。桅杆、甲板和底舱组成的

船体作为有边界的符号系统，内部规则由亚哈的独白式话语构建，而外部海洋则被对立化为与船体内部

秩序相悖的混沌领域。亚哈对白鲸的执念在此符号圈中被神圣化，船员的精神世界逐渐被同化为复仇仪

式的附庸。船体空间成为理性与疯狂并存的矛盾体，其空间结构的稳定性恰恰映射了亚哈心理结构的极

端僵化。然而，福柯的权力理论侧重于静态的空间结构，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则揭示

了空间的动态性。 
其次，南塔基特港到太平洋深渊的航程，构成了一条空间动态转换的叙事轨迹。航程初期的秩序化

空间——港口规整的码头、分工明确的甲板——逐渐被风暴、赤道无风带等混沌空间取代。这种空间的

横向位移与亚哈的精神异化形成同构关系：当船体从正如南塔基特的商业港口被理性规训的陆地空间驶

入失去经纬度坐标的公海，空间的可测量性与可预测性的丧失，恰恰对应着亚哈理性的崩解与复仇执念

的膨胀。在小说中，麦尔维尔以繁复的细节描写鲸骨制成的商铺招牌、油腻的货币交易与船员的世俗欲

望，构建了一个被理性规训的陆地空间。然而，当航船驶入公海后，经纬度的失效与白鲸的不可追踪性，

使空间转化为“意义的黑洞”。这种位移的精神代价在小说中暴露无遗：船就像裹着木板的棺材，而航

向早已被死亡签收。列斐伏尔将空间区分为三个层次：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12]。在《白

鲸》中，从南塔基特港到太平洋深渊，航程本身成为一种“空间的生产过程”——亚哈通过话语将物理

空间——船体，重新编码为象征复仇祭坛的象征空间，最终导致空间从“‘被感知的’滑向‘被构想的’”。

这一横向的空间转换正是权力异化的加速器：当船体驶入赤道无风带、风暴等混沌空间时，经纬度的失

效象征着“空间表征”的崩溃，而亚哈在船长室用匕首在海图上刻下虚构的“复仇经纬度”，则是以主观

的“表征空间”对抗客观的空间虚无。小说通过空间的剧烈转换，将抽象的心理异化为可感知的叙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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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当船体最终被白鲸拖入海底时，闭合空间在湮灭中完成其暴力使命。 
此外，船体边界与暴力再生产形成了闭合的循环性。永远被海水包围的船体代表了裴廓德号的物理

闭合性，亚哈贯穿全书的单向度的偏执构成了他在复仇仪式上的精神闭合性。船体的木质外壳既是保护

屏障，也是囚禁牢笼——船员们无法逃离，正如亚哈无法挣脱复仇的执念。描写炼油过程时，麦尔维尔

以近乎残酷的笔触写道：“这种油渣在炉膛里可以助燃，正如殉道者以自身为燃料献祭于信仰一样”[9]。
这种空间闭合性催生暴力的自我再生产：捕鲸、炼油、追击的循环成为船体的生存逻辑，而亚哈的偏执

则确保这一循环永不终止。当航船最终被白鲸拖入海底时，闭合空间在湮灭中完成其暴力使命——船骸、

鲸尸与洋流混融成新的珊瑚礁，空间对时间维度的优先性得以体现。 

4. “幻象空间”的象征增殖：白鲸作为空间结构学意义上的空白能指 

莫比·迪克的白色躯体是《白鲸》中最复杂的幻象空间，其白色符号具有多重阐释意义：神性、魔性

与物性的空间结构叠层。在外形特点上，小说赋予了莫比·迪克鲜明的特点：巨大的体型、雪白的额头

和背峰、镰刀状的锋利下颚以及高高突起的金字塔似的背脊；在性格特征上，它被赋予了双重属性：一

是纯洁与面对困难的机智，二是拥有着摧毁一切的凶残与狠毒。小说中麦尔维尔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

想象力重点描写了白鲸的白色，该种颜色既代表着纯洁、善良、高贵与至高无上的殊荣，又可以表现为

难以看透的惊惶与恐惧[9]。一方面，白色在宗教中象征着神秘和庄严，彰显着圣灵的纯洁与至高无上的

权力，是纯洁、崇高和神圣形象的化身。但是另一方面，白色暗示一种无边际感，让人深感人空虚与恐

惧。小说中以实玛利列举了众多白色的物质：白色鲨鱼、白熊、信天翁、白驹、白化病人……，无一例外

都有一种让人难以接近的白色，此时白色成了难以预料、凶险万分甚至是走向死亡的象征。第 42 章指出：

“作为‘裹尸布’，它预示着死亡”[9]，第 104 章提到：“作为‘空白羊皮纸’，它成为等待书写的认

知深渊”[9]。这种多重阐释使白鲸脱离生物范畴，升华为“空白能指”——它的存在不是为了被定义，

而是为了暴露人类符号系统的无力。正如第 32 章提到以实玛利试图用鲸类学解剖白鲸时，他发现的只是

符号的碎屑与意义的残渣。 
同时，在《空间叙事学》中，龙迪勇教授提出“空间叙事学”框架，研究图像在文学、建筑、电

影等媒介中的叙事策略及其与其他媒介的互动关系[8]。在符号学框架中，鱼叉是亚哈复仇意志的“物

–符号”综合体。列斐伏尔指出，“各种表达空间的方式都包含着一切符号和含义、代码和知识，它

们使得这些物质实践能被谈论和理解，无论是按照日常的常识，还是通过处理空间实践的学术上的学

科”[12]。亚哈将鱼叉刻上“复仇誓言”——“凡是有人给我捕捉一只长着皱纹眉、歪脖子的白鲸……

若太阳冒犯我，我也会打它”[9]，使其从捕鲸工具升华为符号暴力的能指——鱼叉的金属材质被赋予

“征服自然”的所指，试图通过物理标记将白鲸客体化为“复仇对象”。然而，龙迪勇在“符号圈”

理论中提出，符号系统的有界性与不均衡性决定了符号意义的动态性[8]。鱼叉的所指在航程中逐渐异

化：当亚哈宣称“我的鱼叉是命运之矛”时，其符号意义已从“工具理性”滑向“非理性执念”，暴

露出能指与所指的断裂。也即是亚哈将刻有“复仇誓言”的鱼叉刺入白鲸的行为，是典型的符号暴力

——试图通过物理标记将自然客体化为可控的符号。这一行为在小说中彻底失效，当鱼叉刺入白鲸时，

铁器穿透的只是幻影，真正的莫比·迪克永远在符号之外游弋。白鲸的空白性吞噬了所有标记，使亚

哈的复仇沦为一场自我指涉的仪式。这一过程在《白鲸》中体现为符号暴力的自我消解：鱼叉的金属

光泽在鲸血中锈蚀，而白鲸的白色依然未被玷污。这个游弋之外的客体在符号暴力行为发生后反而变

成了主体，这一主客倒置在读者第一次正面遭遇莫比·迪克时尤为明显：亚哈作为“屏声弃息的猎人”

迫近“似乎毫不警觉的猎物”，白鲸“光辉耀眼的整个背峰清晰可见，仿佛孤立之物在海面上滑行”；

数页之后，白鲸袭击亚哈的小艇，“猎物”一词再次出现，但意义已经倒转，亚哈反而成为莫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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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追猎的对象[9]。 
再者，小说结局以空间湮灭颠覆了传统的线性叙事逻辑。当裴廓德号沉没时，船骸、鲸尸与洋流在

漩涡中缠绕成新的珊瑚礁。这一场景宣告空间对时间的胜利：从航程起点到终点的线性叙事被空间的混

沌重组取代。龙迪勇指出，“空间吞噬叙事者时，意义回归沉默的纯粹性”[8]。至此，白鲸的白色在此

获得最终阐释权：它不是符号，不是隐喻，而是沉默的自然本体。洋流抹去所有人类痕迹后，深渊恢复

了它的原始状态——一片未被符号污染的白色虚空。再者，空间并非静态容器，而是“随着叙事推进不

断变化的动态存在”，其物理形态与社会意义的演变能够解构时间的连续性[8]。小说末端，沉船场景的

毁灭性重构——船骸、鲸尸与洋流缠绕成珊瑚礁——正体现了空间的动态重组力量。航程的起点——新

贝德福德港口与终点——太平洋深渊原本构成线性叙事的时空框架，但在漩涡的吞噬下，空间以混沌的

形态重置了叙事逻辑，航程的“目的性”被消解为无序的物质纠缠，时间维度被压缩为瞬间的湮灭。这

种动态性颠覆了传统航海叙事中“探索–征服–回归”的三段式结构，转而通过空间的物理崩解宣告人

类理性叙事的失效。与此同时，白鲸的“白色”曾作为集体或群体的符号象征，用以代表神性、恐惧或未

知。但在沉船场景中，这一符号系统被彻底解构。当洋流抹去人类痕迹后，白鲸的白色回归为“未被符

号污染的虚空”，成为宏观层次的纯粹自然本体。这种空间意义的降维过程呼应了空间吞噬叙事者时，

意义回归沉默的纯粹性。换言之，人类赋予的隐喻体系，如亚哈的复仇象征在空间湮灭中被剥离，深渊

以其原始状态重新占据叙事权威，进而展现人类的位于空间中的精神困境。 

5. 结语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中独特的叙事角度和策略为读者理解《白鲸》这部小说提供了更加立体和全

面的视角。异质文本的立体拼贴使得科学文本与神秘叙事的空间进行并置，揭示人类认知的双重困境：

理性试图以解剖刀肢解自然，而自然却以沉默的神秘性嘲弄知识的边界。两种叙述视角的碰撞以及隐喻

系统的转向深刻展现人类的认知局限。同时，纵向分层、横向位移与闭合循环的三个空间体现了权力的

控制到精神异化，最终走向消亡的结局。而白色作为多重象征空间，揭示了白色背后的多重含义，随着

亚哈追逐白鲸这场战争落下帷幕，白鲸的白色未被玷污，与鱼叉的锈蚀形成对比，逐渐引向结局背后的

意义：人类在理性与疯狂、秩序与混沌的夹缝中挣扎，最终都终将沉寂，所有意义将回归白色的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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